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19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汪姿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許哲銓律師

            李瑀律師

被      告  蔡易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

08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己○○犯傷害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事　實

一、甲○○與己○○互為姑嫂，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

第5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於民國112年3月12日0時8分

許，在雙方位於桃園市○○區○○路000號住處1樓騎樓處，

2人因故發生糾紛，甲○○與己○○各基於傷害之犯意，徒

手毆打對方，造成甲○○受有頭部挫傷、頭髮斷裂、頸部挫

傷、左膝挫傷等傷害；己○○受有雙上肢多處抓痕、左大腿

抓痕等傷害。

二、案經甲○○、己○○訴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

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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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

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

159條之1至第159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

9條之5第1、2項亦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甲○○及其辯護人

於本院準備程序時，爭執證人己○○於警詢之證述屬傳聞證

據無證據能力(見本院易字卷一，第36頁)外，檢察官、被告

甲○○及其辯護人、被告己○○就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

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於本院準備程

序、審判期日中均未予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

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製作時之情

況，並無不能自由陳述之情形，亦未見有何違法取證或其他

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

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本院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證

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

之4反面解釋，即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甲○○固坦承於案發時其與被告己○○曾發生爭執

且曾發生肢體衝突等情不諱，然否認本件傷害犯行，其與辯

護人於審理時辯稱(見本院易字卷二，第52頁以下)：被告甲

○○於案發時固有與被告己○○發生爭執及肢體接觸等衝

突，然而被告甲○○是遭被告己○○攻擊下，處於被動挨打

的情形，並無主動攻擊被告己○○，至被告己○○所受傷勢

可能是她在攻擊甲○○時自行造成的或是在案發前被告己○

○與其配偶發生衝突時所致等語；被告己○○亦否認本件傷

害犯行，並辯稱：當時其下樓向被告甲○○索還鑰匙，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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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對其口出惡言揚言要教訓其，就突然就動手，其為自

保方有推被告甲○○的頭和拉她的頭髮要和對方保持距離，

沒有要傷害對方的意思，對方傷勢怎麼來的其不知道等語

(見偵字卷，第24-25頁、84-85頁)。然查：

　⒈查被告甲○○、己○○2人為姑嫂關係乙節，此為二人所不

爭，且被告己○○配偶為乙○○，而甲○○與乙○○為胞姐

弟關係乙節，亦有卷內被告2人戶籍查詢資料(偵字卷，第17

頁、31頁)及被告2人之家庭暴力通報表暨家事聲請狀(偵字

卷，第47-61頁)在卷可查，則被告2人間自具有家庭暴力防

治法第3條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又被告2人於案發時、地，

雙方曾有言語糾紛及嗣後發生肢體接觸之衝突乙情，亦據被

告2人於警詢、偵訊時及本院審理時均供承(或指證)不諱在

卷，而被告2人於本件肢體衝突發生後，雙方均各自就醫並

均經醫院開立受有如事實欄所載傷勢乙節，亦有被告2人之

敏盛綜合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證明書_甲○○

（偵字卷，第43頁）、甲○○受傷照片(偵字卷，第145-151

頁)、敏盛綜合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證明書_己○

○（偵字卷，第45頁）、己○○受傷相片(偵字卷，第171

頁)等證據資料在卷可憑，則上揭事實首堪認定。

　⒉被告2人固均主張本件之肢體衝突係因對方先動手，均為自

保方發生後續肢體衝突，皆否認具有互毆傷害之犯意或犯行

等語。惟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侵

害業已過去，即無正當防衛可言。至彼此互毆，又必以一方

初無傷人之行為，因排除對方不法之侵害而加以還擊，始得

以正當防衛論。故侵害已過去後之報復行為，與無從分別何

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最高法院30

年上字第1040號刑事判例意旨參照）。

　⒊查證人兼被告(下均稱被告)甲○○、己○○2人雖均互控係

對方先動手攻擊，其等均僅為自保而未有傷害犯意或犯行云

云。惟查，依本案衝突發生之起因以觀，可知雙方係因被告

己○○於案發當日起意至甲○○住處索討鑰匙、磁扣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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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2人間之相互言語攻詰，因口角糾紛愈演愈烈下，遂引

起後續之肢體衝突，而被告2人雖相互指摘係對方先行動手

攻擊云云，然此部分除據被告己○○片面之詞外，並無其他

可信之事證可佐，自難認有據，且證人乙○○固於審理中到

庭證述，然其亦證述其是後來才下樓的，下樓時已看見有發

生肢體衝突之過程，則其既未見聞發生肢體衝突之發端過

程，即無從依其所證補強被告己○○此部分之證述；而被告

甲○○雖稱證人即其女兒丙○○為現場見聞之證人可證明云

云。然證人丙○○固於審理時證述有看到是被告己○○及其

配偶乙○○兩人合力，由乙○○架住其母親甲○○，而由被

告己○○動手攻擊甲○○，並稱甲○○都只有防衛沒有攻擊

等語，姑不論證人丙○○是否因其為甲○○之女，其證言先

天之信用性本有可疑，稍加觀諸其證述即可見有多處不甚合

理之處。例如：證人丙○○自稱其與配偶係隨被告甲○○下

樓，其並有全程觀看其母親遭被告己○○及乙○○2人施

暴，卻全程不予施救？本院以上情質之，證人丙○○竟證稱

因為施暴的對方也是長輩，所以不能攻擊，甚至稱連把發生

肢體衝突之雙方拉開都不行等語，若對照其所證其母係在其

眼前遭人強拉出門外，且遭2人分別架住、持續施暴，甚至

母親頭部有遭人抓頭髮撞鐵門等情以觀，證人丙○○及其配

偶之反應未免過於冷酷，身為人女於當下有如此之反應，豈

合乎常情？且案發現場被告甲○○一家在現場係設有監視

器，若被告甲○○果係單方面遭人毆打，並無互毆之情事，

只消提出現場監視器畫面即可分曉，然就被告甲○○一方為

何僅提供案發現場肢體衝突發生前之1張畫面截圖(即被告己

○○與某不詳人士於一樓騎樓處按電鈴之畫面，見偵字卷，

第63頁)，對其餘關鍵之案發監視器畫面均不予提出之說法

一變再變，此見證人丙○○於審理時係證述，因為要用手機

APP把監視器內容複製在光碟，就不小心把它格式化了，且

稱其有把檔案不小心格式化乙事，如實告知被告甲○○等語

(見本院易字卷二，第111-114頁)，然證人丙○○先前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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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家事庭112年度家護字第474、645號之聲請通常保護令事

件中，則是到庭陳稱：因為當時監視器拍得不清楚，且時間

太久已遭覆蓋等語(可參本院112年度家護字第474、645號民

事裁定理由四、(一)所載)，足見證人丙○○就本案最關鍵

證據滅失之原因顯然歧異，且被告甲○○於報案時，就同一

問題係回覆警方：因為監視器斷電，所以無法提供等語(見

偵字卷，第12頁)，而本院於準備程序向被告甲○○辯護人

確認是否可提供案發完整之監視器畫面時，辯護人則稱：經

向被告詢問確認，表示當時有先截圖，但來後來不小心刪掉

等語，則果若證人丙○○所證其有如實告知被告甲○○證據

滅失之原因，被告甲○○豈可能於警詢時憑空杜撰稱係因停

電而無後續畫面，故無法提供？且證人丙○○先前於通常保

護令事件中既係證稱是「拍得不清楚，時間太久遭覆蓋」，

卻於本件審理時改稱監視器檔案滅失之原因係不小心格式化

乙節，顯屬有意於本案訴訟時迎合被告甲○○一方之說詞，

益見其證述有所迴護被告甲○○甚明，是其所證自難採信，

即無從以其證詞遽為不利於被告己○○之認定。況本件案發

時間為112年3月12日凌晨0時許，被告甲○○於同日夜間23

時許所製作之警詢筆錄，距離案發時間尚未滿1日，斯時其

又係有意提告而至警局提出本件刑事告訴，理應對案發經過

屬記憶最深刻之際，然觀諸其警詢之指訴內容，當下均不曾

提及胞弟乙○○有對其施暴或將之架住而令被告己○○得以

對其施暴等情節，亦不曾提及證人丙○○在場全程見聞，此

若參諸被告甲○○之家庭暴力通報表上，案情陳述欄所載亦

僅載係遭相對人(弟弟的老婆)己○○肢體暴力對待(見偵字

卷，第47頁)，而未見其胞弟乙○○有何共同參與施暴之情

事自明，則被告甲○○及證人丙○○就肢體衝突發生之過程

敘述是否與實情全然相符，實堪質疑。則被告2人相互指摘

對方屬先動手攻擊之不法侵害等語，自均無從採信，揆諸前

揭判例旨趣，自均不得主張防衛權。

　⒋至被告甲○○、己○○固否認彼此身上之傷勢係由其等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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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云。然查，依被告2人坦承有發生肢體衝突之過程以觀，

雙方確實均係徒手方式為之，而依被告2人之驗傷診斷書所

載，被告甲○○係受有頭部挫傷、頭髮斷裂、頸部挫傷、左

膝挫傷等傷害，被告己○○受有雙上肢多處抓痕、左大腿抓

痕等傷害，復參諸被告己○○自承其有推被告甲○○的頭，

及拉她頭髮等情節以觀，足認被告甲○○當時所受傷勢應屬

被告己○○行為所致，且依被告己○○所證當日除其以外，

並未見有他人與被告甲○○發生肢體衝突，則被告己○○辯

稱被告甲○○傷勢與其無關等語，自無足採信。至被告甲○

○固辯稱被告己○○之傷勢可能係由其配偶家暴所致，然依

案發當日接獲通報而到場處理之證人即丁○○○○於審理時

證述其係接獲110勤指中心派案到場員警，除了他與一位同

事外，沒有其他員警前往，且其能確定當天到場的警力僅有

同安所的員警，到了南平路183號，有到該處5樓，當時沒有

看到吵架的雙方身上有傷等語(見本院易字卷二，第39-41

頁)，則依被告己○○所受傷勢以觀，如當時被告己○○雙

上肢及左大腿都有遍布多處抓傷，依員警之專業應不至全然

無法發現，則被告甲○○辯稱被告己○○傷勢係本件肢體衝

突前，因被告己○○與配偶乙○○間糾紛所致乙節，自無可

取。再依本件被告2人雙方所述之肢體糾紛發生經過及兩人

所受傷勢以觀，核與一般徒手扭打所致傷勢情節若合相符，

且彼此之傷勢均有多處，遍及頭部、頸部、膝、雙上肢或左

大腿處，若如雙方所述雙方均無意傷人，僅有防衛或避讓之

意，兩人身上均不應出現如此之傷勢，益見被告2人當下應

非採取守勢，且力道均非輕，由此可見被告2人均有彼此傷

害之犯意，堪以認定。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所辯均無可採，其2人所

為之犯行，均堪認定，皆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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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始有刑法第2條

第1項之從舊從輕主義規定之適用，而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

更者，係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

之變更。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

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

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所修正，然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

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

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

利於行為人，則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

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最

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616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2人行

為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於民國112年12月6日修正公

布，於同年月0日生效。修正前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規定：

「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一、

配偶或前配偶。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

間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四、現

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修正後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

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一、配偶或前配偶。二、現有或曾

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直

系血親。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五、現

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血親之配偶。六、現為或曾為配偶之

四親等以內血親。七、現為或曾為配偶之四親等以內血親之

配偶。」查修正後規定，係參照民法第969條有關姻親之規

定，將該條文所定家庭成員有關姻親之範圍，移列為該條第

5至7款予以明定，又該條文並無罰則規定，實質上並無行為

可罰性範圍及法律效果之變更，其修正結果不生有利或不利

於行為人之情形，尚非屬法律變更，並無新舊法比較之問

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修正後家庭暴力防

治法第3條之規定，先予敘明。

　㈡按家庭暴力者，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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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家庭暴力罪，指家

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

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

本案被告2人間為姑嫂關係，業如前述，依修正後之家庭暴

力防治法第3條第5款，具有家庭成員關係。是核被告2人所

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係家庭成員間實施

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規

定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

科處刑罰之規定，自仍應依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予以

論罪科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為姑嫂關係，竟不

思以理性、和平之手段與態度處理彼此間糾紛，竟因雙方口

角糾紛，情緒失控，相互以徒手方式互毆，致雙方均受有如

事實欄所載之傷勢，所為究屬不該，並考量被告2人犯後均

未坦認犯行之態度，且雙方均未能達成和解或賠償，兼衡本

案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兼衡被告2人於警詢自

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狀況、雙方行為人品行

(詳如被告2人之臺灣高等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等一切情

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戊○○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健盛、劉仲慧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黃弘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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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所犯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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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19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汪姿佑




選任辯護人  許哲銓律師
            李瑀律師
被      告  蔡易珊




上列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08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己○○犯傷害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甲○○與己○○互為姑嫂，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5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於民國112年3月12日0時8分許，在雙方位於桃園市○○區○○路000號住處1樓騎樓處，2人因故發生糾紛，甲○○與己○○各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對方，造成甲○○受有頭部挫傷、頭髮斷裂、頸部挫傷、左膝挫傷等傷害；己○○受有雙上肢多處抓痕、左大腿抓痕等傷害。
二、案經甲○○、己○○訴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2項亦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甲○○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爭執證人己○○於警詢之證述屬傳聞證據無證據能力(見本院易字卷一，第36頁)外，檢察官、被告甲○○及其辯護人、被告己○○就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中均未予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不能自由陳述之情形，亦未見有何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本院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即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甲○○固坦承於案發時其與被告己○○曾發生爭執且曾發生肢體衝突等情不諱，然否認本件傷害犯行，其與辯護人於審理時辯稱(見本院易字卷二，第52頁以下)：被告甲○○於案發時固有與被告己○○發生爭執及肢體接觸等衝突，然而被告甲○○是遭被告己○○攻擊下，處於被動挨打的情形，並無主動攻擊被告己○○，至被告己○○所受傷勢可能是她在攻擊甲○○時自行造成的或是在案發前被告己○○與其配偶發生衝突時所致等語；被告己○○亦否認本件傷害犯行，並辯稱：當時其下樓向被告甲○○索還鑰匙，被告甲○○對其口出惡言揚言要教訓其，就突然就動手，其為自保方有推被告甲○○的頭和拉她的頭髮要和對方保持距離，沒有要傷害對方的意思，對方傷勢怎麼來的其不知道等語(見偵字卷，第24-25頁、84-85頁)。然查：
　⒈查被告甲○○、己○○2人為姑嫂關係乙節，此為二人所不爭，且被告己○○配偶為乙○○，而甲○○與乙○○為胞姐弟關係乙節，亦有卷內被告2人戶籍查詢資料(偵字卷，第17頁、31頁)及被告2人之家庭暴力通報表暨家事聲請狀(偵字卷，第47-61頁)在卷可查，則被告2人間自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又被告2人於案發時、地，雙方曾有言語糾紛及嗣後發生肢體接觸之衝突乙情，亦據被告2人於警詢、偵訊時及本院審理時均供承(或指證)不諱在卷，而被告2人於本件肢體衝突發生後，雙方均各自就醫並均經醫院開立受有如事實欄所載傷勢乙節，亦有被告2人之敏盛綜合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證明書_甲○○（偵字卷，第43頁）、甲○○受傷照片(偵字卷，第145-151頁)、敏盛綜合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證明書_己○○（偵字卷，第45頁）、己○○受傷相片(偵字卷，第171頁)等證據資料在卷可憑，則上揭事實首堪認定。
　⒉被告2人固均主張本件之肢體衝突係因對方先動手，均為自保方發生後續肢體衝突，皆否認具有互毆傷害之犯意或犯行等語。惟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侵害業已過去，即無正當防衛可言。至彼此互毆，又必以一方初無傷人之行為，因排除對方不法之侵害而加以還擊，始得以正當防衛論。故侵害已過去後之報復行為，與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040號刑事判例意旨參照）。
　⒊查證人兼被告(下均稱被告)甲○○、己○○2人雖均互控係對方先動手攻擊，其等均僅為自保而未有傷害犯意或犯行云云。惟查，依本案衝突發生之起因以觀，可知雙方係因被告己○○於案發當日起意至甲○○住處索討鑰匙、磁扣等物，期間2人間之相互言語攻詰，因口角糾紛愈演愈烈下，遂引起後續之肢體衝突，而被告2人雖相互指摘係對方先行動手攻擊云云，然此部分除據被告己○○片面之詞外，並無其他可信之事證可佐，自難認有據，且證人乙○○固於審理中到庭證述，然其亦證述其是後來才下樓的，下樓時已看見有發生肢體衝突之過程，則其既未見聞發生肢體衝突之發端過程，即無從依其所證補強被告己○○此部分之證述；而被告甲○○雖稱證人即其女兒丙○○為現場見聞之證人可證明云云。然證人丙○○固於審理時證述有看到是被告己○○及其配偶乙○○兩人合力，由乙○○架住其母親甲○○，而由被告己○○動手攻擊甲○○，並稱甲○○都只有防衛沒有攻擊等語，姑不論證人丙○○是否因其為甲○○之女，其證言先天之信用性本有可疑，稍加觀諸其證述即可見有多處不甚合理之處。例如：證人丙○○自稱其與配偶係隨被告甲○○下樓，其並有全程觀看其母親遭被告己○○及乙○○2人施暴，卻全程不予施救？本院以上情質之，證人丙○○竟證稱因為施暴的對方也是長輩，所以不能攻擊，甚至稱連把發生肢體衝突之雙方拉開都不行等語，若對照其所證其母係在其眼前遭人強拉出門外，且遭2人分別架住、持續施暴，甚至母親頭部有遭人抓頭髮撞鐵門等情以觀，證人丙○○及其配偶之反應未免過於冷酷，身為人女於當下有如此之反應，豈合乎常情？且案發現場被告甲○○一家在現場係設有監視器，若被告甲○○果係單方面遭人毆打，並無互毆之情事，只消提出現場監視器畫面即可分曉，然就被告甲○○一方為何僅提供案發現場肢體衝突發生前之1張畫面截圖(即被告己○○與某不詳人士於一樓騎樓處按電鈴之畫面，見偵字卷，第63頁)，對其餘關鍵之案發監視器畫面均不予提出之說法一變再變，此見證人丙○○於審理時係證述，因為要用手機APP把監視器內容複製在光碟，就不小心把它格式化了，且稱其有把檔案不小心格式化乙事，如實告知被告甲○○等語(見本院易字卷二，第111-114頁)，然證人丙○○先前於本院家事庭112年度家護字第474、645號之聲請通常保護令事件中，則是到庭陳稱：因為當時監視器拍得不清楚，且時間太久已遭覆蓋等語(可參本院112年度家護字第474、645號民事裁定理由四、(一)所載)，足見證人丙○○就本案最關鍵證據滅失之原因顯然歧異，且被告甲○○於報案時，就同一問題係回覆警方：因為監視器斷電，所以無法提供等語(見偵字卷，第12頁)，而本院於準備程序向被告甲○○辯護人確認是否可提供案發完整之監視器畫面時，辯護人則稱：經向被告詢問確認，表示當時有先截圖，但來後來不小心刪掉等語，則果若證人丙○○所證其有如實告知被告甲○○證據滅失之原因，被告甲○○豈可能於警詢時憑空杜撰稱係因停電而無後續畫面，故無法提供？且證人丙○○先前於通常保護令事件中既係證稱是「拍得不清楚，時間太久遭覆蓋」，卻於本件審理時改稱監視器檔案滅失之原因係不小心格式化乙節，顯屬有意於本案訴訟時迎合被告甲○○一方之說詞，益見其證述有所迴護被告甲○○甚明，是其所證自難採信，即無從以其證詞遽為不利於被告己○○之認定。況本件案發時間為112年3月12日凌晨0時許，被告甲○○於同日夜間23時許所製作之警詢筆錄，距離案發時間尚未滿1日，斯時其又係有意提告而至警局提出本件刑事告訴，理應對案發經過屬記憶最深刻之際，然觀諸其警詢之指訴內容，當下均不曾提及胞弟乙○○有對其施暴或將之架住而令被告己○○得以對其施暴等情節，亦不曾提及證人丙○○在場全程見聞，此若參諸被告甲○○之家庭暴力通報表上，案情陳述欄所載亦僅載係遭相對人(弟弟的老婆)己○○肢體暴力對待(見偵字卷，第47頁)，而未見其胞弟乙○○有何共同參與施暴之情事自明，則被告甲○○及證人丙○○就肢體衝突發生之過程敘述是否與實情全然相符，實堪質疑。則被告2人相互指摘對方屬先動手攻擊之不法侵害等語，自均無從採信，揆諸前揭判例旨趣，自均不得主張防衛權。
　⒋至被告甲○○、己○○固否認彼此身上之傷勢係由其等所致云云。然查，依被告2人坦承有發生肢體衝突之過程以觀，雙方確實均係徒手方式為之，而依被告2人之驗傷診斷書所載，被告甲○○係受有頭部挫傷、頭髮斷裂、頸部挫傷、左膝挫傷等傷害，被告己○○受有雙上肢多處抓痕、左大腿抓痕等傷害，復參諸被告己○○自承其有推被告甲○○的頭，及拉她頭髮等情節以觀，足認被告甲○○當時所受傷勢應屬被告己○○行為所致，且依被告己○○所證當日除其以外，並未見有他人與被告甲○○發生肢體衝突，則被告己○○辯稱被告甲○○傷勢與其無關等語，自無足採信。至被告甲○○固辯稱被告己○○之傷勢可能係由其配偶家暴所致，然依案發當日接獲通報而到場處理之證人即丁○○○○於審理時證述其係接獲110勤指中心派案到場員警，除了他與一位同事外，沒有其他員警前往，且其能確定當天到場的警力僅有同安所的員警，到了南平路183號，有到該處5樓，當時沒有看到吵架的雙方身上有傷等語(見本院易字卷二，第39-41頁)，則依被告己○○所受傷勢以觀，如當時被告己○○雙上肢及左大腿都有遍布多處抓傷，依員警之專業應不至全然無法發現，則被告甲○○辯稱被告己○○傷勢係本件肢體衝突前，因被告己○○與配偶乙○○間糾紛所致乙節，自無可取。再依本件被告2人雙方所述之肢體糾紛發生經過及兩人所受傷勢以觀，核與一般徒手扭打所致傷勢情節若合相符，且彼此之傷勢均有多處，遍及頭部、頸部、膝、雙上肢或左大腿處，若如雙方所述雙方均無意傷人，僅有防衛或避讓之意，兩人身上均不應出現如此之傷勢，益見被告2人當下應非採取守勢，且力道均非輕，由此可見被告2人均有彼此傷害之犯意，堪以認定。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所辯均無可採，其2人所為之犯行，均堪認定，皆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始有刑法第2條第1項之從舊從輕主義規定之適用，而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所修正，然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則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616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2人行為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於民國112年12月6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0日生效。修正前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一、配偶或前配偶。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修正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一、配偶或前配偶。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五、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血親之配偶。六、現為或曾為配偶之四親等以內血親。七、現為或曾為配偶之四親等以內血親之配偶。」查修正後規定，係參照民法第969條有關姻親之規定，將該條文所定家庭成員有關姻親之範圍，移列為該條第5至7款予以明定，又該條文並無罰則規定，實質上並無行為可罰性範圍及法律效果之變更，其修正結果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之情形，尚非屬法律變更，並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修正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之規定，先予敘明。
　㈡按家庭暴力者，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家庭暴力罪，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2人間為姑嫂關係，業如前述，依修正後之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5款，具有家庭成員關係。是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規定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自仍應依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予以論罪科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為姑嫂關係，竟不思以理性、和平之手段與態度處理彼此間糾紛，竟因雙方口角糾紛，情緒失控，相互以徒手方式互毆，致雙方均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傷勢，所為究屬不該，並考量被告2人犯後均未坦認犯行之態度，且雙方均未能達成和解或賠償，兼衡本案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兼衡被告2人於警詢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狀況、雙方行為人品行(詳如被告2人之臺灣高等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戊○○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健盛、劉仲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黃弘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所犯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19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汪姿佑


選任辯護人  許哲銓律師
            李瑀律師
被      告  蔡易珊


上列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
08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己○○犯傷害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事　實
一、甲○○與己○○互為姑嫂，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5
    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於民國112年3月12日0時8分許，在
    雙方位於桃園市○○區○○路000號住處1樓騎樓處，2人因故發
    生糾紛，甲○○與己○○各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對方，造
    成甲○○受有頭部挫傷、頭髮斷裂、頸部挫傷、左膝挫傷等傷
    害；己○○受有雙上肢多處抓痕、左大腿抓痕等傷害。
二、案經甲○○、己○○訴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
    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
    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
    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
    159條之1至第159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
    9條之5第1、2項亦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甲○○及其辯護人於
    本院準備程序時，爭執證人己○○於警詢之證述屬傳聞證據無
    證據能力(見本院易字卷一，第36頁)外，檢察官、被告甲○○
    及其辯護人、被告己○○就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
    日中均未予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
    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不
    能自由陳述之情形，亦未見有何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
    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
    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本院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證
    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
    之4反面解釋，即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甲○○固坦承於案發時其與被告己○○曾發生爭執且曾
    發生肢體衝突等情不諱，然否認本件傷害犯行，其與辯護人
    於審理時辯稱(見本院易字卷二，第52頁以下)：被告甲○○於
    案發時固有與被告己○○發生爭執及肢體接觸等衝突，然而被
    告甲○○是遭被告己○○攻擊下，處於被動挨打的情形，並無主
    動攻擊被告己○○，至被告己○○所受傷勢可能是她在攻擊甲○○
    時自行造成的或是在案發前被告己○○與其配偶發生衝突時所
    致等語；被告己○○亦否認本件傷害犯行，並辯稱：當時其下
    樓向被告甲○○索還鑰匙，被告甲○○對其口出惡言揚言要教訓
    其，就突然就動手，其為自保方有推被告甲○○的頭和拉她的
    頭髮要和對方保持距離，沒有要傷害對方的意思，對方傷勢
    怎麼來的其不知道等語(見偵字卷，第24-25頁、84-85頁)。
    然查：
　⒈查被告甲○○、己○○2人為姑嫂關係乙節，此為二人所不爭，且
    被告己○○配偶為乙○○，而甲○○與乙○○為胞姐弟關係乙節，亦
    有卷內被告2人戶籍查詢資料(偵字卷，第17頁、31頁)及被
    告2人之家庭暴力通報表暨家事聲請狀(偵字卷，第47-61頁)
    在卷可查，則被告2人間自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所定之
    家庭成員關係，又被告2人於案發時、地，雙方曾有言語糾
    紛及嗣後發生肢體接觸之衝突乙情，亦據被告2人於警詢、
    偵訊時及本院審理時均供承(或指證)不諱在卷，而被告2人
    於本件肢體衝突發生後，雙方均各自就醫並均經醫院開立受
    有如事實欄所載傷勢乙節，亦有被告2人之敏盛綜合醫院受
    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證明書_甲○○（偵字卷，第43頁）
    、甲○○受傷照片(偵字卷，第145-151頁)、敏盛綜合醫院受
    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證明書_己○○（偵字卷，第45頁）
    、己○○受傷相片(偵字卷，第171頁)等證據資料在卷可憑，
    則上揭事實首堪認定。
　⒉被告2人固均主張本件之肢體衝突係因對方先動手，均為自保
    方發生後續肢體衝突，皆否認具有互毆傷害之犯意或犯行等
    語。惟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侵害
    業已過去，即無正當防衛可言。至彼此互毆，又必以一方初
    無傷人之行為，因排除對方不法之侵害而加以還擊，始得以
    正當防衛論。故侵害已過去後之報復行為，與無從分別何方
    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最高法院30年
    上字第1040號刑事判例意旨參照）。
　⒊查證人兼被告(下均稱被告)甲○○、己○○2人雖均互控係對方先
    動手攻擊，其等均僅為自保而未有傷害犯意或犯行云云。惟
    查，依本案衝突發生之起因以觀，可知雙方係因被告己○○於
    案發當日起意至甲○○住處索討鑰匙、磁扣等物，期間2人間
    之相互言語攻詰，因口角糾紛愈演愈烈下，遂引起後續之肢
    體衝突，而被告2人雖相互指摘係對方先行動手攻擊云云，
    然此部分除據被告己○○片面之詞外，並無其他可信之事證可
    佐，自難認有據，且證人乙○○固於審理中到庭證述，然其亦
    證述其是後來才下樓的，下樓時已看見有發生肢體衝突之過
    程，則其既未見聞發生肢體衝突之發端過程，即無從依其所
    證補強被告己○○此部分之證述；而被告甲○○雖稱證人即其女
    兒丙○○為現場見聞之證人可證明云云。然證人丙○○固於審理
    時證述有看到是被告己○○及其配偶乙○○兩人合力，由乙○○架
    住其母親甲○○，而由被告己○○動手攻擊甲○○，並稱甲○○都只
    有防衛沒有攻擊等語，姑不論證人丙○○是否因其為甲○○之女
    ，其證言先天之信用性本有可疑，稍加觀諸其證述即可見有
    多處不甚合理之處。例如：證人丙○○自稱其與配偶係隨被告
    甲○○下樓，其並有全程觀看其母親遭被告己○○及乙○○2人施
    暴，卻全程不予施救？本院以上情質之，證人丙○○竟證稱因
    為施暴的對方也是長輩，所以不能攻擊，甚至稱連把發生肢
    體衝突之雙方拉開都不行等語，若對照其所證其母係在其眼
    前遭人強拉出門外，且遭2人分別架住、持續施暴，甚至母
    親頭部有遭人抓頭髮撞鐵門等情以觀，證人丙○○及其配偶之
    反應未免過於冷酷，身為人女於當下有如此之反應，豈合乎
    常情？且案發現場被告甲○○一家在現場係設有監視器，若被
    告甲○○果係單方面遭人毆打，並無互毆之情事，只消提出現
    場監視器畫面即可分曉，然就被告甲○○一方為何僅提供案發
    現場肢體衝突發生前之1張畫面截圖(即被告己○○與某不詳人
    士於一樓騎樓處按電鈴之畫面，見偵字卷，第63頁)，對其
    餘關鍵之案發監視器畫面均不予提出之說法一變再變，此見
    證人丙○○於審理時係證述，因為要用手機APP把監視器內容
    複製在光碟，就不小心把它格式化了，且稱其有把檔案不小
    心格式化乙事，如實告知被告甲○○等語(見本院易字卷二，
    第111-114頁)，然證人丙○○先前於本院家事庭112年度家護
    字第474、645號之聲請通常保護令事件中，則是到庭陳稱：
    因為當時監視器拍得不清楚，且時間太久已遭覆蓋等語(可
    參本院112年度家護字第474、645號民事裁定理由四、(一)
    所載)，足見證人丙○○就本案最關鍵證據滅失之原因顯然歧
    異，且被告甲○○於報案時，就同一問題係回覆警方：因為監
    視器斷電，所以無法提供等語(見偵字卷，第12頁)，而本院
    於準備程序向被告甲○○辯護人確認是否可提供案發完整之監
    視器畫面時，辯護人則稱：經向被告詢問確認，表示當時有
    先截圖，但來後來不小心刪掉等語，則果若證人丙○○所證其
    有如實告知被告甲○○證據滅失之原因，被告甲○○豈可能於警
    詢時憑空杜撰稱係因停電而無後續畫面，故無法提供？且證
    人丙○○先前於通常保護令事件中既係證稱是「拍得不清楚，
    時間太久遭覆蓋」，卻於本件審理時改稱監視器檔案滅失之
    原因係不小心格式化乙節，顯屬有意於本案訴訟時迎合被告
    甲○○一方之說詞，益見其證述有所迴護被告甲○○甚明，是其
    所證自難採信，即無從以其證詞遽為不利於被告己○○之認定
    。況本件案發時間為112年3月12日凌晨0時許，被告甲○○於
    同日夜間23時許所製作之警詢筆錄，距離案發時間尚未滿1
    日，斯時其又係有意提告而至警局提出本件刑事告訴，理應
    對案發經過屬記憶最深刻之際，然觀諸其警詢之指訴內容，
    當下均不曾提及胞弟乙○○有對其施暴或將之架住而令被告己
    ○○得以對其施暴等情節，亦不曾提及證人丙○○在場全程見聞
    ，此若參諸被告甲○○之家庭暴力通報表上，案情陳述欄所載
    亦僅載係遭相對人(弟弟的老婆)己○○肢體暴力對待(見偵字
    卷，第47頁)，而未見其胞弟乙○○有何共同參與施暴之情事
    自明，則被告甲○○及證人丙○○就肢體衝突發生之過程敘述是
    否與實情全然相符，實堪質疑。則被告2人相互指摘對方屬
    先動手攻擊之不法侵害等語，自均無從採信，揆諸前揭判例
    旨趣，自均不得主張防衛權。
　⒋至被告甲○○、己○○固否認彼此身上之傷勢係由其等所致云云
    。然查，依被告2人坦承有發生肢體衝突之過程以觀，雙方
    確實均係徒手方式為之，而依被告2人之驗傷診斷書所載，
    被告甲○○係受有頭部挫傷、頭髮斷裂、頸部挫傷、左膝挫傷
    等傷害，被告己○○受有雙上肢多處抓痕、左大腿抓痕等傷害
    ，復參諸被告己○○自承其有推被告甲○○的頭，及拉她頭髮等
    情節以觀，足認被告甲○○當時所受傷勢應屬被告己○○行為所
    致，且依被告己○○所證當日除其以外，並未見有他人與被告
    甲○○發生肢體衝突，則被告己○○辯稱被告甲○○傷勢與其無關
    等語，自無足採信。至被告甲○○固辯稱被告己○○之傷勢可能
    係由其配偶家暴所致，然依案發當日接獲通報而到場處理之
    證人即丁○○○○於審理時證述其係接獲110勤指中心派案到場
    員警，除了他與一位同事外，沒有其他員警前往，且其能確
    定當天到場的警力僅有同安所的員警，到了南平路183號，
    有到該處5樓，當時沒有看到吵架的雙方身上有傷等語(見本
    院易字卷二，第39-41頁)，則依被告己○○所受傷勢以觀，如
    當時被告己○○雙上肢及左大腿都有遍布多處抓傷，依員警之
    專業應不至全然無法發現，則被告甲○○辯稱被告己○○傷勢係
    本件肢體衝突前，因被告己○○與配偶乙○○間糾紛所致乙節，
    自無可取。再依本件被告2人雙方所述之肢體糾紛發生經過
    及兩人所受傷勢以觀，核與一般徒手扭打所致傷勢情節若合
    相符，且彼此之傷勢均有多處，遍及頭部、頸部、膝、雙上
    肢或左大腿處，若如雙方所述雙方均無意傷人，僅有防衛或
    避讓之意，兩人身上均不應出現如此之傷勢，益見被告2人
    當下應非採取守勢，且力道均非輕，由此可見被告2人均有
    彼此傷害之犯意，堪以認定。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所辯均無可採，其2人所
    為之犯行，均堪認定，皆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始有刑法第2條第1項之從舊從輕主義規定之適用，而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所修正，然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則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616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2人行為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於民國112年12月6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0日生效。修正前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一、配偶或前配偶。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修正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一、配偶或前配偶。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五、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血親之配偶。六、現為或曾為配偶之四親等以內血親。七、現為或曾為配偶之四親等以內血親之配偶。」查修正後規定，係參照民法第969條有關姻親之規定，將該條文所定家庭成員有關姻親之範圍，移列為該條第5至7款予以明定，又該條文並無罰則規定，實質上並無行為可罰性範圍及法律效果之變更，其修正結果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之情形，尚非屬法律變更，並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修正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之規定，先予敘明。
　㈡按家庭暴力者，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
    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家庭暴力罪，指家
    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
    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
    本案被告2人間為姑嫂關係，業如前述，依修正後之家庭暴
    力防治法第3條第5款，具有家庭成員關係。是核被告2人所
    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係家庭成員間實施
    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規
    定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
    科處刑罰之規定，自仍應依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予以
    論罪科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為姑嫂關係，竟不思
    以理性、和平之手段與態度處理彼此間糾紛，竟因雙方口角
    糾紛，情緒失控，相互以徒手方式互毆，致雙方均受有如事
    實欄所載之傷勢，所為究屬不該，並考量被告2人犯後均未
    坦認犯行之態度，且雙方均未能達成和解或賠償，兼衡本案
    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兼衡被告2人於警詢自陳
    之智識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狀況、雙方行為人品行(詳
    如被告2人之臺灣高等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等一切情狀，各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戊○○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健盛、劉仲慧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黃弘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所犯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193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汪姿佑


選任辯護人  許哲銓律師
            李瑀律師
被      告  蔡易珊


上列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08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己○○犯傷害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甲○○與己○○互為姑嫂，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5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於民國112年3月12日0時8分許，在雙方位於桃園市○○區○○路000號住處1樓騎樓處，2人因故發生糾紛，甲○○與己○○各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對方，造成甲○○受有頭部挫傷、頭髮斷裂、頸部挫傷、左膝挫傷等傷害；己○○受有雙上肢多處抓痕、左大腿抓痕等傷害。
二、案經甲○○、己○○訴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2項亦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甲○○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爭執證人己○○於警詢之證述屬傳聞證據無證據能力(見本院易字卷一，第36頁)外，檢察官、被告甲○○及其辯護人、被告己○○就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證據能力，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中均未予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不能自由陳述之情形，亦未見有何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本院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即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甲○○固坦承於案發時其與被告己○○曾發生爭執且曾發生肢體衝突等情不諱，然否認本件傷害犯行，其與辯護人於審理時辯稱(見本院易字卷二，第52頁以下)：被告甲○○於案發時固有與被告己○○發生爭執及肢體接觸等衝突，然而被告甲○○是遭被告己○○攻擊下，處於被動挨打的情形，並無主動攻擊被告己○○，至被告己○○所受傷勢可能是她在攻擊甲○○時自行造成的或是在案發前被告己○○與其配偶發生衝突時所致等語；被告己○○亦否認本件傷害犯行，並辯稱：當時其下樓向被告甲○○索還鑰匙，被告甲○○對其口出惡言揚言要教訓其，就突然就動手，其為自保方有推被告甲○○的頭和拉她的頭髮要和對方保持距離，沒有要傷害對方的意思，對方傷勢怎麼來的其不知道等語(見偵字卷，第24-25頁、84-85頁)。然查：
　⒈查被告甲○○、己○○2人為姑嫂關係乙節，此為二人所不爭，且被告己○○配偶為乙○○，而甲○○與乙○○為胞姐弟關係乙節，亦有卷內被告2人戶籍查詢資料(偵字卷，第17頁、31頁)及被告2人之家庭暴力通報表暨家事聲請狀(偵字卷，第47-61頁)在卷可查，則被告2人間自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又被告2人於案發時、地，雙方曾有言語糾紛及嗣後發生肢體接觸之衝突乙情，亦據被告2人於警詢、偵訊時及本院審理時均供承(或指證)不諱在卷，而被告2人於本件肢體衝突發生後，雙方均各自就醫並均經醫院開立受有如事實欄所載傷勢乙節，亦有被告2人之敏盛綜合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證明書_甲○○（偵字卷，第43頁）、甲○○受傷照片(偵字卷，第145-151頁)、敏盛綜合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證明書_己○○（偵字卷，第45頁）、己○○受傷相片(偵字卷，第171頁)等證據資料在卷可憑，則上揭事實首堪認定。
　⒉被告2人固均主張本件之肢體衝突係因對方先動手，均為自保方發生後續肢體衝突，皆否認具有互毆傷害之犯意或犯行等語。惟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侵害業已過去，即無正當防衛可言。至彼此互毆，又必以一方初無傷人之行為，因排除對方不法之侵害而加以還擊，始得以正當防衛論。故侵害已過去後之報復行為，與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040號刑事判例意旨參照）。
　⒊查證人兼被告(下均稱被告)甲○○、己○○2人雖均互控係對方先動手攻擊，其等均僅為自保而未有傷害犯意或犯行云云。惟查，依本案衝突發生之起因以觀，可知雙方係因被告己○○於案發當日起意至甲○○住處索討鑰匙、磁扣等物，期間2人間之相互言語攻詰，因口角糾紛愈演愈烈下，遂引起後續之肢體衝突，而被告2人雖相互指摘係對方先行動手攻擊云云，然此部分除據被告己○○片面之詞外，並無其他可信之事證可佐，自難認有據，且證人乙○○固於審理中到庭證述，然其亦證述其是後來才下樓的，下樓時已看見有發生肢體衝突之過程，則其既未見聞發生肢體衝突之發端過程，即無從依其所證補強被告己○○此部分之證述；而被告甲○○雖稱證人即其女兒丙○○為現場見聞之證人可證明云云。然證人丙○○固於審理時證述有看到是被告己○○及其配偶乙○○兩人合力，由乙○○架住其母親甲○○，而由被告己○○動手攻擊甲○○，並稱甲○○都只有防衛沒有攻擊等語，姑不論證人丙○○是否因其為甲○○之女，其證言先天之信用性本有可疑，稍加觀諸其證述即可見有多處不甚合理之處。例如：證人丙○○自稱其與配偶係隨被告甲○○下樓，其並有全程觀看其母親遭被告己○○及乙○○2人施暴，卻全程不予施救？本院以上情質之，證人丙○○竟證稱因為施暴的對方也是長輩，所以不能攻擊，甚至稱連把發生肢體衝突之雙方拉開都不行等語，若對照其所證其母係在其眼前遭人強拉出門外，且遭2人分別架住、持續施暴，甚至母親頭部有遭人抓頭髮撞鐵門等情以觀，證人丙○○及其配偶之反應未免過於冷酷，身為人女於當下有如此之反應，豈合乎常情？且案發現場被告甲○○一家在現場係設有監視器，若被告甲○○果係單方面遭人毆打，並無互毆之情事，只消提出現場監視器畫面即可分曉，然就被告甲○○一方為何僅提供案發現場肢體衝突發生前之1張畫面截圖(即被告己○○與某不詳人士於一樓騎樓處按電鈴之畫面，見偵字卷，第63頁)，對其餘關鍵之案發監視器畫面均不予提出之說法一變再變，此見證人丙○○於審理時係證述，因為要用手機APP把監視器內容複製在光碟，就不小心把它格式化了，且稱其有把檔案不小心格式化乙事，如實告知被告甲○○等語(見本院易字卷二，第111-114頁)，然證人丙○○先前於本院家事庭112年度家護字第474、645號之聲請通常保護令事件中，則是到庭陳稱：因為當時監視器拍得不清楚，且時間太久已遭覆蓋等語(可參本院112年度家護字第474、645號民事裁定理由四、(一)所載)，足見證人丙○○就本案最關鍵證據滅失之原因顯然歧異，且被告甲○○於報案時，就同一問題係回覆警方：因為監視器斷電，所以無法提供等語(見偵字卷，第12頁)，而本院於準備程序向被告甲○○辯護人確認是否可提供案發完整之監視器畫面時，辯護人則稱：經向被告詢問確認，表示當時有先截圖，但來後來不小心刪掉等語，則果若證人丙○○所證其有如實告知被告甲○○證據滅失之原因，被告甲○○豈可能於警詢時憑空杜撰稱係因停電而無後續畫面，故無法提供？且證人丙○○先前於通常保護令事件中既係證稱是「拍得不清楚，時間太久遭覆蓋」，卻於本件審理時改稱監視器檔案滅失之原因係不小心格式化乙節，顯屬有意於本案訴訟時迎合被告甲○○一方之說詞，益見其證述有所迴護被告甲○○甚明，是其所證自難採信，即無從以其證詞遽為不利於被告己○○之認定。況本件案發時間為112年3月12日凌晨0時許，被告甲○○於同日夜間23時許所製作之警詢筆錄，距離案發時間尚未滿1日，斯時其又係有意提告而至警局提出本件刑事告訴，理應對案發經過屬記憶最深刻之際，然觀諸其警詢之指訴內容，當下均不曾提及胞弟乙○○有對其施暴或將之架住而令被告己○○得以對其施暴等情節，亦不曾提及證人丙○○在場全程見聞，此若參諸被告甲○○之家庭暴力通報表上，案情陳述欄所載亦僅載係遭相對人(弟弟的老婆)己○○肢體暴力對待(見偵字卷，第47頁)，而未見其胞弟乙○○有何共同參與施暴之情事自明，則被告甲○○及證人丙○○就肢體衝突發生之過程敘述是否與實情全然相符，實堪質疑。則被告2人相互指摘對方屬先動手攻擊之不法侵害等語，自均無從採信，揆諸前揭判例旨趣，自均不得主張防衛權。
　⒋至被告甲○○、己○○固否認彼此身上之傷勢係由其等所致云云。然查，依被告2人坦承有發生肢體衝突之過程以觀，雙方確實均係徒手方式為之，而依被告2人之驗傷診斷書所載，被告甲○○係受有頭部挫傷、頭髮斷裂、頸部挫傷、左膝挫傷等傷害，被告己○○受有雙上肢多處抓痕、左大腿抓痕等傷害，復參諸被告己○○自承其有推被告甲○○的頭，及拉她頭髮等情節以觀，足認被告甲○○當時所受傷勢應屬被告己○○行為所致，且依被告己○○所證當日除其以外，並未見有他人與被告甲○○發生肢體衝突，則被告己○○辯稱被告甲○○傷勢與其無關等語，自無足採信。至被告甲○○固辯稱被告己○○之傷勢可能係由其配偶家暴所致，然依案發當日接獲通報而到場處理之證人即丁○○○○於審理時證述其係接獲110勤指中心派案到場員警，除了他與一位同事外，沒有其他員警前往，且其能確定當天到場的警力僅有同安所的員警，到了南平路183號，有到該處5樓，當時沒有看到吵架的雙方身上有傷等語(見本院易字卷二，第39-41頁)，則依被告己○○所受傷勢以觀，如當時被告己○○雙上肢及左大腿都有遍布多處抓傷，依員警之專業應不至全然無法發現，則被告甲○○辯稱被告己○○傷勢係本件肢體衝突前，因被告己○○與配偶乙○○間糾紛所致乙節，自無可取。再依本件被告2人雙方所述之肢體糾紛發生經過及兩人所受傷勢以觀，核與一般徒手扭打所致傷勢情節若合相符，且彼此之傷勢均有多處，遍及頭部、頸部、膝、雙上肢或左大腿處，若如雙方所述雙方均無意傷人，僅有防衛或避讓之意，兩人身上均不應出現如此之傷勢，益見被告2人當下應非採取守勢，且力道均非輕，由此可見被告2人均有彼此傷害之犯意，堪以認定。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所辯均無可採，其2人所為之犯行，均堪認定，皆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始有刑法第2條第1項之從舊從輕主義規定之適用，而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所修正，然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則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616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2人行為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於民國112年12月6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0日生效。修正前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一、配偶或前配偶。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修正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一、配偶或前配偶。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五、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血親之配偶。六、現為或曾為配偶之四親等以內血親。七、現為或曾為配偶之四親等以內血親之配偶。」查修正後規定，係參照民法第969條有關姻親之規定，將該條文所定家庭成員有關姻親之範圍，移列為該條第5至7款予以明定，又該條文並無罰則規定，實質上並無行為可罰性範圍及法律效果之變更，其修正結果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之情形，尚非屬法律變更，並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修正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之規定，先予敘明。
　㈡按家庭暴力者，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家庭暴力罪，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2人間為姑嫂關係，業如前述，依修正後之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5款，具有家庭成員關係。是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規定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自仍應依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予以論罪科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為姑嫂關係，竟不思以理性、和平之手段與態度處理彼此間糾紛，竟因雙方口角糾紛，情緒失控，相互以徒手方式互毆，致雙方均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傷勢，所為究屬不該，並考量被告2人犯後均未坦認犯行之態度，且雙方均未能達成和解或賠償，兼衡本案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兼衡被告2人於警詢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狀況、雙方行為人品行(詳如被告2人之臺灣高等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戊○○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健盛、劉仲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黃弘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所犯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